
禪宗法脈４_一花開五葉 

恒懿法師 2016 年 6 月 15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華嚴法會期間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昨天近育法師把佛教傳到中國，漢傳佛教有八宗，詳細的解釋八宗的來源跟

它的義理。現在銀幕上放的這個表，其實和之前的是一樣的表，但是我把它

改變，因為我發現有顏色的字，在這銀幕上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它改成黑色

字，這樣比較清楚。 

講到武宗滅佛的時候，很多宗派就衰退了。為什麼？因為經典被燒了或者是

種種的原因，慢慢的沒落，只有禪宗越來越興盛，為什麼？因為禪宗是「以

心印心，不立文字」的一個法門，所以它不以經典為主來傳這個法。所以當

經典被燒了，並不會影響到禪宗的傳承。 



現在我們在這兒講禪宗，這又是為什麼？因為我們師父（宣化上人）是傳承

禪宗的一個祖師，我們必須也了解一下這個禪宗到底有哪幾派，這對中國的

禪宗傳承也能夠大致的了解一點。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表，就從初祖到六祖

一脈相傳，因為都是一個傳一個，到了六祖以後就懷讓禪師跟行思禪師，懷

讓禪師跟行思禪師後面又分為五宗。 

往後的幾天，各個法師會各講一個宗，那我是講在六祖跟各個宗派之間。 

這個是稍微比剛才那個比較詳細的表，你看這個不同顏色就是不同的宗派，

會有各個法師來跟大家講。我現在講的就是這裡，南嶽懷讓禪師跟青原行思



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他是唐朝人，俗家是姓劉的，他是六祖惠能大師座下五大弟子

之一，我們稍微仔細來看一下他的經歷。他從小的時候就是不會去駁人家，

但是聽人家講一堆大道理不去做，他就是靜靜的聽而不講話。後來他聽說南

華寺的六祖惠能大師真的有道，就是不只說，他也能夠行；所以他就跑去曹

溪，在六祖門下。 

見到六祖以後呢，像他們這種禪師，他們不會像我們這麼多禮儀的，他自我

介紹都來不及了，馬上就問說：「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不用活在這種是非比

較對立的世界裡面？」六祖大師沒有直接回答他，反問他說：「你平常都在做

些什麼呢？」青原禪師就說：「其實平常也沒有在做什麼了，連追逐真理的心

都沒有。」六祖大師就說：「那你這樣子也是在相對是非之中嘛！因為你沒有

追求真理，這也就在相對是非裡面。」青原禪師就說：「其實呢，如果一定要

用語言文字，我只能這樣表達；如果您認為這樣就是相對有是非的話，那我



也沒辦法。」六祖大師聽了以後，就覺得他真是個人才，所以就在六祖門下

一直待著了。 

有一天，六祖大師就把青原禪師招來，他說：「過去大德要取得證明，一定要

拿袈裟、衣缽來傳給徒弟，表示一種證明，也是對法的體會。但是一般人想

要爭得這個袈裟，都會變成一種爭執；就好像我以前為了這個袈裟被人家追

殺一樣，所以很多的災難。所以如果我把這個袈裟再傳下去的話，怕後代的

人只會惡性競爭。」所以六祖大師他說：「這件祖衣，我就不傳了，就留在寺

裡面；然後你就帶著這個心印的法門，到各處去弘法就可以了。」所以青原

禪師這就等於已經接受六祖大師的法，所以他就跑去吉州的青原山去居住。

所以其實他本來叫行思，因為古來的大德他在哪個地方居住久了，就以那個

地方的名為他的名，所以叫做「青原行思」。那這個是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青原

行思禪師他是如何的接受法，如何的遇到六祖，如何的接受法的傳承。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懷讓禪師，他也是六祖大師的高徒。這個懷讓禪師他是在

武則天那個時代生的，他跟青原行思禪師，他們兩個人等於是六祖大師下面

的兩個大的支派。他本來是在荊州玉泉寺跟著弘景律師出家的，可是他在學

律的時候，他一直覺的好像不夠，他總覺得他還需要在心性方面增進。所以

他有個師兄叫坦然禪師，就介紹他去找慧安大師；慧安大師看他的資質後，

反而介紹他到惠能大師那兒去。因此他留在惠能大師身邊有十五年那麼久，

後來他才到南嶽的衡山那邊去弘法。 

惠能大師的弟子也是很多都很有名的，比方說馬祖道一禪師，還有潮州的大

顛禪師，藥山惟儼禪師等等，就是百丈禪師都是從他座下出來的。尤其是馬

祖道一禪師，是惠能大師座下也是弘揚他的大法的一個大師。那個時候懷讓

禪師在六祖大師座下的時候，六祖大師就跟他說：「西天一個祖師曾經預言，

我的座下會有一隻馬殺踏天下。」意思就是說這個馬祖道一禪師將來會弘揚

六祖大師的大法到全世界各地。所以這個馬祖道一禪師他的後代弟子就創造

出臨濟宗跟溈仰宗。 

我們仔細的看看懷讓禪師跟六祖大師之間的法是怎麼傳的。他從小就喜歡讀

佛經，有一天有個玄靜法師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孩子如果能夠出家的話，將

來會可以有成就，也可以度眾生的。」所以他十五歲就到荊州的玉泉寺出



家，後來接受嵩山慧安和尚指點，就是我剛剛講，前往曹溪去拜訪六祖惠能

大師。 

六祖大師看到懷讓禪師的時候就問他：「你是從哪裡來的？」他就說：「我是

從嵩山來的。」那六祖大師又問他：「是什麼東西，怎麼來的？」那時候他不

懂六祖大師的意思。所以他啞口無言不知道怎麼回答。不過他就最聽話了，

他一直在參。經過了八年之後，他突然間有領悟了，他就對六祖大師說：「我

明白了！我終於明白了！」六祖大師就問他說：「你明白了什麼？」他說：

「說什麼都不對。」那六祖大師馬上就問：「那還需要加以修證嗎？」懷讓禪

師就回答說：「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就是你修證都不需要，也沒有什

麼所謂的污染。六祖大師聽了以後，就印可他說：「你這個不污染，是諸佛所

護念。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你如是，我如是。」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古

來的大師祖師他們以心印心的方法，非常的直截了當，沒有什麼儀軌，什麼

也沒有，完全就是一句話印心的。 

這個之前，我們先講那個青原行思禪師，他跟著六祖大師之後呢，他跑去青

原山居住。六祖大師他圓寂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小和尚小沙彌，小沙彌叫

做希遷，他就跑去問六祖大師說：「法師，如果以後您圓寂了，那我將來要怎

麼修行？」六祖大師跟他講說：「尋思去。」這個希遷禪師，他就每天都坐在

那裡打坐，都在那裡思。在曹溪南華寺有個首座，首座問他說：「師父都圓寂

了，你為什麼整天坐在那邊，做什麼？」他說：「師父叫我『尋思去』呀？所

以現在我每天坐在這裡尋思。」首座和尚說：「老和尚叫你去找青原行思禪

師，所以叫你去尋這個思。」他就恍然大悟，說：「對啊！我應該去找這個青

原行思禪師。」所以他就趕快跑去青原行思禪師那邊去。 

青原行思禪師發現這個沙彌（希遷禪師）非常機辯敏捷，所以很受到行思禪

師的器重。他曾經跟希遷禪師講說：「眾角雖多，一麟已足。」就是說我雖然

很多角（麟），可是我一個麟就夠了；就表示稱讚他說：「在我這麼多人裡

邊，你是相當出色的。」後來行思禪師讓希遷禪師到另外一個法師那邊，就

是到南嶽懷讓禪師那兒去鍛煉。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就知道，古來的大德他

不會有門戶之見，不會說：「你是我的弟子，你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你到那裏

就不要回來。」沒有！他都是讓弟子去學習，去得到更多的經驗。 



後來希遷禪師就離開了青原禪師，到了南嶽這裡。他這個寺的東面有一塊大

石頭，很平坦，他就在那兒結個庵（茅廬）在那邊住，後人叫他「石頭和

尚」，所以我們會說「石頭希遷和尚」。他有著作，一個叫《參同契》，一個叫

《草庵歌》。 

談到這個《參同契》，師父曾經講過這個《參同契》，我記得師父在洛杉磯病

得很嚴重的時候，我們有幾個師兄弟去看望師父，那師父看我們有一些人，

師父就拖著病而拿出《參同契》來跟我們講。那時候才知道有這個《參同

契》，可能是我們很需要知道這個《參同契》。我們那時候因為以為有錄音，

結果錄音錄了一半就沒有電。那我跟恒貞師有寫一些筆記，但也不完整。回

來以後，那時候在舊的金佛寺，我就把所有的資料和錄音帶都集起來，把它

謄稿出來；這也可以說是師父最後一次的講法，所以我自己是很寶貝它的。

我把它刊在金佛寺通訊上。我覺得這個很難得的，因為這個是師父最後一次

說法；也是我跟這個石頭希遷和尚結下一個很好的緣。 

這個就是，那石頭希遷禪師因為他跟著馬祖道一禪師，石頭希遷禪師他是在

湖南，馬祖道一禪師他是在江西，這兩個禪師就好像他們的師父一樣，都會

把他們的徒弟互相的來往。所以那時候宗上的一些我們叫禪和子或者就是學

禪的人，他們就是江西跑，湖南跑，兩邊跑來跑去，所以那時候叫江湖江

湖，「江湖」的名字就這麼來的。所以你不要以為「江湖」是講黑道，「江

湖」就表示說那些人他們這樣來來回回的參禪。因為有時候在石頭希遷禪師

這邊參的，覺得有些不足，以後他們就會去江西那邊去參，參完以後又回

來，這兩邊跑來跑去的，這才說「江湖」。之後我會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也是

這樣子的禪師。 

現在時間關係，我講個比較短的。就是有一個也是參禪的，他就到石頭希遷

禪師那邊去參。那希遷禪師就問他：「你從哪邊來？」他說：「我從江西的馬

祖道一那邊來的。」這個石頭希遷禪師就指著旁邊的一大片的木頭，說：「馬

祖就像這個木頭一樣。」學禪的這個人就回去跟馬祖道一禪師講，說：「石頭

希遷說您像木頭一樣。」馬祖道一禪師就問他：「你看那個木頭有多少？」他

說：「哇！好多啊！一望無際。」馬祖道一禪師就說：「那你很辛苦啊！從那

邊把它搬到這邊來。」你把這麼多的木頭搬到這邊來，不是很辛苦嘛？所以



你看以前大德這個心的豁達，其實不止是他們的修行，他們做人的態度，都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典範。今天就到這兒。 

阿彌陀佛！ 


